
敦煌地藏十王信仰的研究 

華梵大學佛教藝術學系碩士班二年級 

釋會潔 

摘要 

    中國四大菩薩中，地藏菩薩以「地獄不空誓不成佛，眾生度盡方證菩提」的

誓言，成為勸發菩提心的典範。《地藏經》中記載著地藏菩薩因地修行時，為救

度深陷輪迴苦的母親，以念母恩為出發點，將慈悲心擴展至一切有情，願同成無

上正覺的廣大悲願，就連觀世音菩薩也讚嘆稱揚。此外，佛陀於入滅前再三更託

付地藏菩薩，當教化末法眾生莫令墮三惡道中。更因地藏與末法眾生因緣深厚，

故弘一大師也頻勸淨宗道侶要兼持《地藏經》，以消除宿業，並增長往生淨土資

糧。《地藏經》中記載地藏救度惡道眾生出離地獄的形象鮮明，令人印象深刻。

為了宣揚佛法，古代釋徒不僅廣為抄寫、讀誦、受持，甚至請畫師將地藏救苦的

形象繪製在紙絹或石窟壁畫中。舉世震驚的敦煌藏經洞中，也發現許多地藏信仰

的寫卷和方便度化眾生的靈驗故事集。這些大量流行的卷子，篇幅大多短小，便

於攜帶，內文簡明易懂，是帶動敦煌地藏信仰流傳的重要媒介。而後地藏菩薩救

度「亡者」的功能也與往生葬儀及設齋供養融合，地藏信仰便愈趨通俗化，成為

家喻戶曉「養生送死」的菩薩。 

    敦煌石窟壁畫和絹畫中有大量地藏圖像，從其形象演變可看出敦煌地藏信仰

的興盛及特質。本文考析唐代以後敦煌的地藏造像、絹畫構圖，發現地藏形象從

原本單尊圖像，逐漸加入十王、道明和尚、閻王和地獄審判的物品。此圖像內容

的轉變，是因為人們將地獄審判和六道輪迴的思想結合而成。另外，地藏菩薩原

本只是眾菩薩中之一尊，或與觀音並列造像，隨著地藏十王經的流行，地藏十王

經變中，地藏也以主尊之姿出現畫中。唐代以後，隨著地藏諸經與民俗融合的影

響，地藏菩薩的地位逐漸上升，成為各階層廣為信受的對象。最後，本文藉由考

察敦煌地藏絹畫題記發現，雖然地藏與觀音都有鮮明「救苦」的功能，但古代地

藏信仰的傳播為了避免眾生造業，特別強化地獄受報與十王審判的恐怖畫面，以

發揮警世效果，此圖像的強化形成地藏與觀音分流，令後人以地藏為代表陰間審

判與超拔者，而觀音代表現世苦難的救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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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地藏菩薩信仰隨著《大方廣十輪經》的傳播，逐漸為人們所熟知，1 而後更

在隋菩提燈譯的《占察善惡業報經》、唐實叉難陀譯的《地藏菩薩本願經》、玄奘

所譯的《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等地藏三經中闡述許多地藏菩薩慈悲願行的事

蹟，有對末法眾生宣揚地藏菩薩之聖德、地獄惡業果報，也詳述五濁惡世中的懺

悔修持之法，在《地藏經》中釋迦佛更於入滅前，將輪迴三界火宅內之眾生，付

囑於地藏菩薩，此皆因地藏菩薩不捨眾生的悲願，更是因其與六道眾生的因緣深

厚，特別契應末法眾生的根機之故。而地藏菩薩「地獄不空誓不成佛，眾生度盡

方證菩提」的大願，在因地中為婆羅門女、光目女救度罪母的孝道之行，更為人

們所熟知與流傳。然而地藏信仰在敦煌流傳至後來，往往與地獄刑罰、閻羅王、

十王審判產生緊密的連結，讓許多人忽略地藏經典中的其他義涵，究竟是何因素

使地藏信仰的流傳產生轉變，是本文所要探討的主題。 

    敦煌藏經洞中發現一批地藏三經及《地藏十王經》的寫卷，還有石窟壁畫、

絹畫等圖像，學界對此課題累積相當成果。1993 年羅華慶〈敦煌地藏圖像和地藏

十王廳研究〉一文中，依據地藏圖像的內容做了七種分類，並從十王廳變相中，

探討地藏信仰在敦煌民間的發展，並發現當中具現實功利性、與觀音結合、和利

用人們對死亡的恐懼以助六道輪迴觀念流傳等特點。2 2007 年王惠民〈中唐以後

敦煌地藏圖像考察〉一文中，針對中唐後敦煌文獻、絹畫、壁畫中的地藏菩薩圖

像進行綜合考察，由年代發展中可看出，在晚唐五代後受到《道明還魂記》和喪

葬文化的影響，開始出現與十王組合的地藏像，並延續至宋、西夏。3 2013 年朱

鳳玉的〈從儀式教化論敦煌十王經與十王圖之運用〉，則針對《十王經》的版本

及十王經經變畫對當時社會的教化作用，發現晚唐以來的宗教活動與喪葬文化皆

受《十王經》所影響。4 而 2014 年張書彬〈中古敦煌地藏信仰傳播形態之文本、

圖像與儀軌〉一文中對敦煌遺書與地藏信仰相關文本做分析，點出當時因地藏相

關經本篇幅短小，便於抄寫攜帶，而能流傳廣泛。在《佛說地藏菩薩經》中言

明，住於南方琉璃世界的地藏菩薩，不忍地獄眾生受諸苦難，從南方來到地獄與

閻王共同治理地獄，讓地藏菩薩與閻王產生關聯。5 

    此幾篇文中皆有對地藏十王信仰的發展作探討，然而有的發表時間距今已有

十多年，石窟和絹畫資料不斷有所更新，且多針對單一方向做討論，並未將文獻

配合壁畫、絹畫作說明，因而本文將從敦煌遺書，配合壁畫和絹畫中圖像的演

變，並結合《地藏經》中的法義，來討論地藏信仰是如何產生如此的轉變，如何

 
1 尹富：《中國地藏信仰研究》（四川：巴蜀書社，2009 年），頁 72。 
2 羅華慶：〈敦煌地藏圖像和地藏十王廳的研究〉，《敦煌研究》(1993 年 2 期)，頁 5-14。 
3 王惠民：〈中唐以後敦煌地藏圖像考察〉，《敦煌研究》(2007 年 1 期)，頁 24-33。 
4 朱鳳玉：〈從儀式教化論敦煌十王經與十王圖之運用〉，《敦煌學》第三十輯，頁 1-19。 
5 張書彬：〈敦煌披帽地藏之文本與圖像〉，《敦煌學》第三十二輯，2014，頁 74-85。 



1 

 

與閻王、地獄產生連結，而從單純的地藏信仰，轉變成地藏十王的信仰。 

一、 敦煌遺書中地藏信仰相關寫本 

(一) 影響敦煌地藏信仰的寫本 

    敦煌遺書又名為敦煌寫本、敦煌寫經、敦煌文獻等，指所有原藏於敦煌區

域，已被發現或尚待發現的古代遺書。涵蓋範圍包括敦煌藏經洞、莫高窟其它洞

窟、以及敦煌其它地方的所有古遺書。其中以佛經的數量占 90%，當中不乏有許

多與地藏信仰相關的寫卷，從寫卷中可以得知敦煌地藏信仰的發展趨勢，和當時

流行於民間的信仰活動，張書彬的研究指出，敦煌地藏信仰受到疑偽經、通俗文

學和靈驗故事的影響很大，這與當時只有少數人才能接受教育，讀誦經典，因而

仰賴通俗文本的傳播有關，6 繼而使地藏信仰的發展趨向通俗化。當中就有幾本

對地藏信仰影響甚大的文本： 

1. 《道明還魂記》 

    根據鄭阿財教授研究，敦煌英藏寫卷 S.3092《道明還魂記》為一本靈驗故事

集，講述於唐代宗大曆十三年(778)，襄州開元寺道明和尚誤被地獄使者帶入地

獄，見到閻羅王和地藏菩薩真容，釋放還魂後，繪出地藏菩薩聖像的故事。該寫

卷內容完整，前八行為《歸願文》，寫明安置尊像、禮拜儀軌和功德利益。第九

行開始，則描述了道明和尚入地獄還魂的經過。7 鄭阿財教授依據文中州郡設置

考察，此卷應抄寫於 778~1119 年間，為晚唐五代的寫本。8 

    《道明還魂記》開頭言：「襄州開元寺僧道明，去大曆十三年二月八日，依

本院已時後午前，見二黃衣使者，雲：「奉閻羅王敕令，取和尚暫往冥司要對

會。」寫明時間是在唐代宗大曆十三年，道明和尚被兩位奉閻王之命的黃衣使者

抓至陰間。然而詳細審問後「據此儀表，不合追來，審勘寺額法名，莫令追擾善

人，妨修道業。」發現誤抓人後，將放其歸還陽間，當道明欲歸舉目四顧時「見

一禪僧，目比青蓮，面如滿月，寶連承足，瓔珞莊嚴，錫振金環，衲裁雲水，菩

薩問道明：『汝識吾否？』道明曰：『耳目凡殘（賤），不識尊容。』汝熟視之，

 
6 張書彬：〈中古敦煌地藏信仰傳播形態之文本、圖像與儀軌〉，《美術學報》(2014 年 01 期)，頁

82。 
7 此卷為《歸願文》與《還魂記》合抄，兩卷當屬同一性質的抄本。鄭阿財：《見證與宣傳——敦

煌佛教靈驗記研究》(台北：新文豐出版社，2010)，頁 207。 
8 鄭阿財教授於書中考察襄州歷代改制名稱，在西魏恭帝元年(554)改雍州置，治所在襄陽縣(今湖

北襄樊市)。隋大業初改為襄陽郡。唐武德四年(621)復置襄州，天寶元年(742)又改為襄陽郡，乾

元初復為襄州。北宋宣和元年(1119)生為襄陽府。乾元元年為西元 758 年，因此寫卷所指的襄州

當為乾元之後。大曆為唐代宗的年號，大曆十三年為西元 778 年，則此卷當完成於大曆十三年之

後。鄭阿財：《見證與宣傳：敦煌佛教靈驗記研究》，頁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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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是地藏也」文中可知與道明和尚對話者，即是地藏菩薩，並知地藏菩薩是為一

手持錫杖的禪僧。 

另外從後段文中也可得知地藏菩薩的造型： 

閻浮提形□（容？）□襴，手持志（至）寶，露頂不覆，垂珠花纓，此傳之

者謬□（也？）。□殿堂亦吝焉。閻浮提眾生多不相識，汝子（仔）細觀我

□□色短長，一一分明，傳之於世。汝勸一切眾生，念吾真言，□□啼耶。聞

吾名者，罪消滅；見吾形者，福生。於此殿□□者，我誓必當相救。」 

當中強調閻浮提所流傳的「手持志（至）寶，露頂不覆，垂珠花纓」的造型是錯

誤的，所以地藏菩薩特別交代道明和尚，回到陽上要將世人謬認之地藏形象，修

正繪出並流傳後世。而地藏菩薩也告訴道明和尚，若有眾生聞地藏名、見地藏

形，而來到此殿者，地藏菩薩誓當救護，於此可知地藏菩薩的堅固誓願。而文中

「道明問菩薩：『此是何畜也，敢近聖賢？傳寫之時，要知來處。』『想汝不識，

此是大聖文殊菩薩化見（現）在身，共吾同在幽冥，救諸苦難。』」9 道明和尚疑

惑地藏菩薩身邊怎麼會有一隻金毛獅子，原來那是文殊菩薩化現，協助地藏菩薩

同於地獄救度眾生的。 

    張書彬認為《道明還魂記》的出現，可說是地藏菩薩形象上的一次改革，讓

原本在閻浮提謬傳興盛露頂不覆的造型有了轉變，而有後來披帽地藏的產生。且

提高了地藏菩薩的地位，將原與地藏同為菩薩階位的文殊，化現獅子形象，從旁

輔佐地藏救諸苦難。而黃衣使者、閻王的出現，也讓後來地藏與十王組合中的人

物角色和地獄場景更加明確。10 而靈驗故事具有文學小說特質的敘事手法，相較

於經過翻譯艱澀難懂的佛經，較為人所接受與理解，具有輔教之功能，11 而故事

中經過救贖重生的靈驗故事，強化了人們對菩薩慈悲救度的信心，這些皆有助於

地藏信仰在敦煌地區的流傳。 

2. 《十王經》 

    全名《佛說閻羅王授記四眾預修生七往生淨土經》，或《佛說閻羅王受記勸

修生七齋功德經》。朱鳳玉將其歸類為為兩個系統，一為純文本，卷首題有《佛

說閻羅王授記四眾預修生七往生淨土經》，卷尾題有《佛說閻羅王受記經》或

《閻羅王受記經》、《佛說閻羅王經》等；另一種則是成都僧人藏川，為便於講經

說法之用，在既有的經文上加入讚述和插圖的，卷首題同上，卷尾則題為《佛說

十王經》，且多數寫本題有「成都大聖慈寺藏川述」。從內容上又可再細分為四

種：(1)有讚有圖的綴合成四件，當中插圖皆依讚文而做；(2)有文、讚無圖三件，

 
9 王惠民：〈中唐以後敦煌地藏圖像考察〉，頁 24-33。 
10 張書彬：〈中古敦煌地藏信仰傳播形態之文本、圖像與儀軌〉，頁 79。 
11 鄭阿財：〈敦煌佛教靈驗故事綜論〉，《佛教文學與藝術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法鼓文化，

1998），頁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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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類易懂又便於攜帶，為當時隨身攜帶的經卷；(3)有文無圖(純經文本)三十九件

和(4)純圖本無文則有 P.4523＋Ch.cii.001 綴合為一件。統合以上的寫本，抄寫年

代皆在十世紀，即五代至北宋初，正是張氏後期到曹氏歸義軍統治敦煌期間。12 

    以上兩種系統的寫卷，後人皆將其統稱為《十王經》，且皆無收錄於藏經

中。13 然王惠民推翻經藏無收錄的說法，在其研究文獻中指出，《續藏經》第 150

冊收錄《佛說地藏菩薩發心因緣十王經》、《佛說預修十王生七經》兩種，第二種

經文注云「依朝鮮刻本」，則與敦煌寫本相同。另於《大正藏》圖像部第七冊收

有插圖本《十王經》，文字、首題亦同《續藏經》中第二種。14 

    《十王經》融合了佛教因果輪迴觀念、道教地獄觀與儒家喪葬文化雜揉而

成，使其具有通俗的庶民特質。主要特色即是宣導對亡者修十齋外，也要在生前

為自己預修十齋。《佛說預修十王生七經》由佛陀和阿難對於閻羅天子以何因緣

來臨法會的問答展開，前段闡述受持和預修十王七齋的功德，文中言：「命過十

王，若闕一齊，滯在一王，留連受苦，不得出生，遲滯一年。」15 可知命終要過

十王審判，十王各主一齋，共十齋，若缺一齋則要留滯受苦。而「慈孝男女，修

齋造福，薦拔亡人，報生養之恩，七七修齋造像，以報父母，令得生天」16 乃至

「一年過此轉苦辛，男女修齋福業因，六道輪廻仍未定，造經造佛出迷津」17 若

能為亡者於七七日內，乃至一年齋修齋造像，虔誠供養，則能報父母之恩，令其

諸罪銷亡，得生天處。 

    另於文中言：「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預修生七

齊者，每月二時，供養三寶，祈設十王，修名納狀，奏上六曹，善惡童子，奏上

天曹地府官等，記在名案，身到之日，便得配生快樂之處，不住中陰四十九日」
18 文中佛陀開示，若善男子善女人，無論出家或在家的四眾弟子，若能為自己於

每月供養三寶，上奏天曹地府官員，為自己預修十齋，當來壽命盡時，便能不受

七七四十九日的審判。而獄主和、閻羅天子和六道冥官更向佛陀發願承諾「若有

四眾，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若造此經，讀誦一偈，我當免其一切苦楚，

送出地獄，住生天道，不令稽滯，隔宿受苦」19 四眾弟子如能造寫經卷、恭持讀

誦，當來必令其不受地獄刑罰，免除一切苦楚，得生善處。此與《地藏經》中：

「若有男子女人，在生不修善因多造眾罪。命終之後，眷屬小大，為造福利一切

聖事，七分之中而乃獲一，六分功德，生者自利。以是之故，未來現在善男女

等，聞健自修，分分己獲。」20 提早為自己預修功德之理念相同，同樣鼓勵世人

 
12 朱鳳玉：〈從儀式教化論敦煌十王經與十王圖之運用〉，頁 3-5。 
13 朱鳳玉：〈從儀式教化論敦煌十王經與十王圖之運用〉，頁 3。 
14 王惠民：〈中唐以後敦煌地藏圖像考察〉，頁 26。 
15 《佛說預修十王生七經》：《卍續藏》，第 1 冊，第 21 號，頁 408b23。 
16 同前註，頁 409b-2。 
17 同前註，頁 409c-14。 
18 鄭阿財：《見證與宣傳——敦煌佛教靈驗記研究》，頁 207。 
19 《佛說預修十王生七經》：《卍續藏》，第 1 冊，第 21 號，頁 408c14。 
20 《地藏菩薩本願經》：《大正藏》，第 13 冊，第 412 號，頁 784b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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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為亡者修設七齋，更勸喻世人能於在世之時，提早為自己預修七齋，造像寫

經，恭持奉誦佛經，廣設福田，為自己種下當來不受地獄審判，投生樂處的善

因。  

    除了以上文中所出現的善惡童子和天曹地府官的人物外，還有諸菩薩前來讚

歎妙法「爾時地藏菩薩。龍樹菩薩。救苦觀世音菩薩。常悲菩薩。陀羅尼菩薩。

金剛藏菩薩。各各還從本道光中。至如來所。異口同聲。讚歎世尊。哀愍凡夫。

說此妙法。㧞死救生。頂禮佛足」21 當中地藏菩薩居六菩薩之首，與龍樹菩薩、

救苦觀世音菩薩、常悲菩薩、陀羅尼菩薩和金剛藏菩薩，共同前來讚嘆世尊能悲

憫眾生，說此出離罪苦的妙法，從地藏菩薩居六菩薩之首可知其地位之尊。後半

段也詳述壽命盡時檢校亡者生前罪福的十殿閻王，有一七齋秦廣王、二七齋初江

王、三七齋宋帝王、四七齋五官王、五七齋閻羅王、六七齋變成王、七七齋大山

王、百日齋平等王、一年齋都市王、三年齋五道轉輪王等十齋十王名。以上地府

官員、善惡童子、六菩薩和十殿閻王等人物也為後來地藏十王圖像提供具體的依

據。 

   此經中也多次言及六道輪迴的觀念，如「悲增普化示威靈，六道輪迴不暫

停」22 、「六道輪迴無定相，生滅還同水上波」23、 「六道輪廻仍未定，造經造

佛出迷津」24 並於文中指出地府有業鏡、業秤、業簿等地獄刑罰物件的出現，業

鏡為地獄中鑑照亡者生前一切事蹟的鏡子，業秤能稱量亡者生前所積之善惡功

過，業簿則是記錄亡者生前功過的簿子，以上三種物件都是審判亡者的工具，閻

王依此鑑定亡者的善惡，審判當來六道去處，這代表著佛教中善惡自昭、因果不

爽的輪迴觀念，以此警惕世人要多修福積德。全文讓六道輪迴的觀念更加深刻，

於人物角色的設定，和地獄景象的描述，也愈加完整和生動，影響到後來十王圖

像的表現。《十王經》可說是讓地藏菩薩、十王和地獄的連結，有了緊密的理論

依據。 

3. 《佛說地藏菩薩經》 

    《佛說地藏菩薩經》是一部失譯名且篇幅短小的經藏，全文僅 287 個字，在

敦煌寫經中有 20 餘件。25 經言： 

爾時地藏菩薩住在南方瑠璃世界，以淨天眼觀地獄之中受苦眾生，……受

 
21 同前註，頁 408c8。 
22 《佛說預修十王生七經》：《卍續藏》，第 1 冊，第 21 號，頁 408b02。 
23 同前註，頁 408c21。 
24 同前註，頁 409c14。 
25 有英藏 S.0197、S0431、S.2247、S.5531、S.5535、S.5618、S.5672、S.6257；法藏 P.2247、

P.2873、P.3748、P.3760、P.3932；北圖藏北圖金 62、帝 81、經集部第 44 號；散 1551；俄藏孟

1293、孟 1293B、孟 2720、上圖第 123 號，約 23 本。張書彬：〈中古敦煌地藏信仰傳播形態之文

本、圖像與儀軌〉，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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諸苦惱無有休息，地藏菩薩不忍見之，即從南方來到地獄中，與閻羅王共

同一處別床而座，有四種因緣，一者恐閻羅王斷罪不憑，二者恐文案交

錯，三者未合死，四者受罪了出地獄池邊」26 

由此得知，地藏菩薩因四種因緣，恐地獄審判不公或有差錯，而從南方世界前往

地獄與閻王共同治理地獄，地藏菩薩救度眾生的之心至為悲切，寧入極苦之地

獄，也不願有一眾生遭受錯判之地獄罪罰，呼應《地藏經》中地藏菩薩不忘佛陀

之囑咐，無令眾生惡趣中，無有出期之囑咐。而此經給了地藏菩薩權勢優於閻王

的地位，並讓地藏菩薩現身地獄，幽冥救苦的形象更加明確。 

(二) 敦煌的地藏懺儀 

    汪娟在其研究中指出，地藏懺儀是以地藏菩薩為懺主的懺悔法門，所依據的

經典則為地藏相關典籍，主要目的是希望藉由儀軌內文的引導，透過菩薩慈悲願

力的攝受，引導大眾力行禮讚、懺悔、發願等行法以清淨三業。27 

    北京圖書館藏的地藏遺書北 8422(重 22)的《讚禮地藏菩薩懺悔發願法》是重

要的地藏懺儀寫本，全文共 87 行，具有完整的首題和尾題，但作者不詳，是敦

煌寫卷中的孤本，也是現存最早的地藏懺儀。懺儀內文主要分為禮讚和懺悔兩部

分，在禮讚方面主要是對地藏菩薩的讚頌和禮拜，依內容可分為三部分：第一部

分描述地藏菩薩是五濁惡世的救苦者，身著香鬘寶衣，手持如意珠，演百千妙

音，每日於晨朝旦，從南方來五濁惡世救度六道眾生。第二部分敬禮變化為諸

天、聖人、凡人、鬼神、畜生、地獄等種種身的地藏菩薩，呼應第一部分的垂形

六趣化眾生。第三部分十種比喻來讚歎地藏菩薩的悲願德行。28 而在懺悔方面，

則著重在五悔法的懺悔和發願兩部分，懺悔自己自無始以來所造之身口意三業，

並發願從今盡未來際，不逢惡法惡因緣，不謗悔三寶。在佛教的儀軌中，非常重

視懺悔與發願，懺悔是對過去已造惡業的懺除悔改，發願則是對未來未造之業立

下承諾與誓願，並遵循誓願而努力。因而在《讚禮地藏菩薩懺悔發願法》中發

願，便是願意發起憫念六道苦難眾生的悲心，追隨地藏菩薩眾生度盡方成菩提的

大誓願而行。 

    汪娟在將懺儀做比對後發現，讚禮的偈頌都是依據《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序

品》中的經文而重新創作的。29 在《十輪經》序品文中地藏菩薩或作剡魔王身，

為諸有情說法。而儀軌中偈曰：「敬禮現作地獄身，閻魔王身獄卒身，地獄有情

異類身，地藏菩薩摩訶薩。」這或許是造成地藏菩薩經常與民間信仰中的閻羅王

互相混淆的原因。30 另外張書彬則指出，由此可知直到八世界上半葉，地藏菩薩

 
26《地藏菩薩經》：《大正藏》，第 85 冊，第 2909 號，頁 1455b25。 
27 汪娟：〈歷代地藏懺儀析論〉，《佛學研究中心學報》第四期 (1999 年 7 月)，頁 170。 
28 張書彬：〈中古敦煌地藏信仰傳播形態之文本、圖像與儀軌〉，頁 80。 
29 汪娟：〈歷代地藏懺儀析論〉，《佛學研究中心學報》，1999，頁 4。 
30 同註 8，頁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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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成為幽冥教主，也可看出地藏信仰中國化的過程。31  

    而王惠民從敦煌文獻中發現，地藏信仰在十世紀時，已融入民間生活和葬儀

中，許多敦煌地藏信仰的懺文儀軌，都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32 敦煌遺書《地藏

菩薩十齋日》，連同兩個藏文版本，共有十七件，歷代並未收入藏經中，張總依

據其類型變化分作六種錄文系統，33 而目前以寫卷 S.2568《地藏菩薩十齋日》為

底本的第四種錄文，已經依疑偽古逸經典收錄在《大正藏》第八十五卷中，全篇

內容為告誡大眾在十齋日各有相應的佛菩薩下凡巡視時，應當持齋稱念佛菩薩名

號以消災除罪。而《地藏菩薩十齋日》經文短小，為大眾於平日佛事活動中所依

循的儀軌。另於《十王經》文中極力宣導為亡者和自己設十齋供養衍伸到後來而

有七七齋。 

    而在《釋門雜文》後存有《十念文》，教導大眾為亡者十念祈福，於南無大

慈大悲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南無大慈大悲西方極樂世界觀世音菩薩、南無大

慈大悲西方極樂世界大勢至菩薩各三稱後，加以稱念南無大慈大非地藏菩薩一

遍，以此十念功德滋益亡靈，得生淨土。以上儀軌皆有勸勉為亡者設齋超薦，並

以持誦稱念佛名迴向亡者等的佛事儀軌。而《十念文》和《道明還魂記》前之

《歸願文》中則有描述安置尊像，禮拜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等程

序，可見地藏和淨土信仰互有關聯。 

    地藏懺儀的影響深入民間生活，此可從壁畫和絹畫的榜題和發願文中看出軌

跡，在法藏 MG.17793 披帽地藏十王圖中，即有榜題「奉為亡過女弟子氏郭永充

供養」；英藏 Ch.00225 十王經變中有題記：「故母張氏一心供養」34，皆是為亡者

供養，祈願仗此塑畫地藏菩薩像之功德，能超薦亡者往生善處，從此也可看出地

藏菩薩入地獄救度眾生的形象，已與超拔亡者的功能產生連結，成為人民心中的

陰間救度者；另於英藏 Ch.lviii003 北宋地藏說法圖有題記：「有清信弟子康清

奴，身居火宅，恐墮於五趣之中… 功德乃金錫振動，地獄生蓮，珠耀迷途，還

同淨土，更願親姻眷屬並休康寧，昆季枝羅同沾福分。」35 則是身患病苦的清信

弟子，祈願透過塑像功德，得到地藏菩薩功德力的加持，獲得現世利益，病苦消

退，更願當來能得菩薩救度，往生淨土，因而地藏菩薩除了超渡亡者外，更能滿

世人所願，更與淨土信仰結合，因此地藏菩薩可謂人們心中冥陽兩利的大菩薩。 

二、 敦煌絹畫中的地藏與地藏十王造像 

    敦煌藏經洞中有許多地藏絹畫和麻布畫，年代約從初唐一直延續到宋、西

夏，早期地藏像多為單尊沙門造型，至晚唐受到《道明還魂記》、《十王經》等寫

 
31 張書彬：〈中古敦煌地藏信仰傳播形態之文本、圖像與儀軌〉，頁 81。 
32 王惠民：〈中唐以後敦煌地藏圖像考察〉，頁 25。 
33 《地藏菩薩十齋日》，http://www.guoxue.com/?p=1603，2020 年 5 月。 
34 王惠民：〈中唐以後敦煌地藏圖像考察〉，頁 29。 
35 張書彬：〈中古敦煌地藏信仰傳播形態之文本、圖像與儀軌〉，頁 81。 

http://www.guoxue.com/?p=1603


7 

 

本的影響，而有地藏與六道、十王結合，及十輪經變中地藏像的產生，而地藏十

王經變圖主要以兩種形式呈現，一為經變式：以地藏菩薩為中心，兩側繪有十

王、判官，下方則有道明和尚、金毛獅子、善惡童子等。另一種為曼荼羅式：亦

是以地藏菩薩為中心，而十王、判官、道明和尚和金毛獅子等人物則環繞四周，

此乃受密宗曼陀羅畫式的影響。36 以下將依據年代，從幾幅絹畫中來瞭解地藏造

像上的演變。 

1. 英藏 Ch.lix.004、Ch.i.003、Ch.lvi.0017 唐朝單尊地藏像 

    英藏 Ch.lix.004(圖 1)37 、 Ch.i.003(圖 2)38 、 Ch.lvi.0017(圖 3)39 絹畫皆以幡

的形式呈現，同為比丘造型，然前兩幅是唐朝時代作品，為站立姿勢，

Ch.lvi.0017 則是唐末五代初期的作品，為側身坐姿。Ch.lix.004 為左手不持物，

右手持淨瓶，如同觀音菩薩遍灑甘露救渡眾生；Ch.i.003 則是雙手不持物，兩幅

旁邊皆有題記：「南無大願地藏菩薩」，此兩幅粉本同源。而英藏 Ch.lvi.0017 的地

藏菩薩則雙手不持物，且背光已經出現代表六道的雲霧線條，並保有部分榜題。

從地藏菩薩皆露頂不覆的造型可知，此三幅圖仍尚未受到晚唐五代《道明還魂

記》等寫卷的影響。 

 

 

 
36 羅華慶：〈敦煌地藏圖像和地藏十王廳的研究〉，頁 7。 
37 如常：《世界佛教美術圖說大辭典繪畫 1》(高雄：佛光宗委會，2013)，第 344 頁。 
38 同註 36。 
39 ジャック．ジエス編集、秋山光和等譯：《西域美術Ⅱ：ギメ美術館ペリオ・コレクション》，

東京：講談社，1995，fit.43。 

圖 1 
圖 2 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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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藏 P.2870 晚唐五代《十王經》彩繪長卷  

    法藏 P.2870、為晚唐五代敦煌所繪《佛說十王經》卷軸式手抄彩繪卷，卷軸

共有十四幅圖，全長 615.2 公分。卷首圖中畫有釋迦牟尼於蓮臺上說法，兩旁有

弟子舍利弗和目犍連。十王對稱坐於佛的二側，每一王後邊各有二位判官，中間

壇桌兩邊有道明和尚和善惡二童子，呈現的是經變式的說法圖。第二幅圖中(圖

4)40 繪有六菩薩，以地藏菩薩為首，後有觀音菩薩、龍樹菩薩、長悲菩薩、陀羅

尼菩薩和金剛藏菩薩，反映出地藏菩薩於此十王信仰中佔有重要地位。 

    從四至十三圖則繪有過十王殿的場景，在第五幅二七日過初江王圖中，可見

牛頭鬼卒驅趕亡者過奈河；第七幅圖(圖 5)41 四七時過五官王殿中，有可衡量亡

者生前善惡行為的業秤；第八幅的五七閻羅王殿中，有可準確顯現亡者生前行為

的業鏡，殿中還出現地藏菩薩與閻羅王並坐，一旁則有道明和尚和金毛獅子，地

藏菩薩於此有協助閻王審判，救度眾生之意，呼應地藏菩薩「地獄不空，誓不成

佛」的大願力。此外也與張總在《十齋日》第二種系統的錄文中，「十八日齋閻

羅王天子下界，念地藏菩薩」中，地藏菩薩與閻羅王相對出現於十八這天的齋日

中有共同之處，筆者認為這也是地藏菩薩後來與閻羅王被混為一談，成為陰間主

者的其中一個因素。 

     

在最後第十四幅圖中文曰：「十齋具足，免十惡罪，放其生天 」與《地

藏經》：「是諸眷屬，當須設大供養，轉讀尊經，念佛菩薩名號。如是善緣，能令

 
40 敦煌國寶法藏伯希和敦煌彩繪長卷：http://blog.sina.com.cn/s/blog_769fb5f30102vsp0.html，

2020 年 5 月。 
41 同註 39。 

圖 5 

圖 4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69fb5f30102vsp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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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者離諸惡道，諸魔鬼神悉皆退散。」42 同樣有告誡大眾修十齋的勸勉之意，不

僅亡者可離諸惡道，不受諸佛鬼神侵擾，「閻浮眾生，若能為其父母乃至眷屬，

命終之後，設齋供養，志心勤懇。如是之人，存亡獲利」43 陽上家屬同樣可獲功

德利益，而文旁地藏菩薩更有象徵救度眾生脫離惡道之意。     

3. 英藏 Ch.lix.009 五代十王經變圖 

    英藏 Ch.lix.009(圖 6)44 十王經變圖約為十

世紀中，五代時期的作品，畫中以地藏菩薩為

中心，兩側站有善惡童子，下方兩旁繪有十

王、判官，中間有道明和尚和金毛獅子相對，

還有一位供養人合掌仰望地藏菩薩，呈現經變

式構圖。 

    此圖殘破情形較為嚴重，雖可見以披帽地

藏菩薩為中心，六道光分置兩側，但各道已無

法分辨，題記也漫漶不清。此與北宋時期的英

藏 Ch.lviii003 構圖相仿，但此圖的人物較為完

整，十王、判官、善惡童子等冥府官員角色較

為齊全，此時期與十王的連結性較強。 

 

4. 英藏 Ch.0021 五代十王經變 

    英藏 Ch.0021(圖 7)45 是五代時期的作品，為曼荼羅式構圖，以地藏菩薩為中

心，十王等角色環繞四周，十王分佈順序由右下逆時鐘至左下圍繞，並發展為十

王自成一個組合的形式，每一組合皆有一王配一几案、一童子或一判官等角色，

也有辦案的几案和文件，並有題記，此時期十王發展漸趨完整，但由於組合內容

尚不固定，還未進入程式化時期。46 

    道明和尚則繪於地藏菩薩左下方，與金毛獅子相對(圖 8)，另有一個明顯的主

題，是有一牛頭人身牽著一位帶著枷鎖的亡者，正在受業鏡的審視，業鏡顯現出

亡者生前殺生之狀，旁邊還有一位正在紀錄罪狀的判官，此圖表現出《十王經》

中五七日所描述之景，人死後過閻羅王殿遭受業鏡審判一生善惡之景，可知此圖

受《十王經》影響甚大。 

 
42 《地藏菩薩本願經》：《大正藏》，第 13 冊，第 412 號，頁 785c01。 
43 《地藏菩薩本願經》：《大正藏》，頁 784b20。 
44 如常：《世界佛教美術圖說大辭典繪畫 1》，第 334 頁。 
45 同註 43。 
46 簡佩琦：〈敦煌披帽地藏之文本與圖像〉，《敦煌學》第三十二輯，2016，頁 285。 

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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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英藏 Ch.lviii003 北宋地藏說法圖 

    英藏 Ch.lviii003(圖 9)47 以披帽地藏為主尊，菩薩坐於大蓮花上，左手托寶

珠，右手持錫杖，單腳垂放於蓮花上，背光兩側放光顯示六道，菩薩兩側各有一

胡跪合十供養菩薩，榜題為普門菩薩。下方左右兩側有男女供養人各兩尊。 

     

 
47 如常：《世界佛教美術圖說大辭典繪畫 1》，第 346 頁。 

圖 7 

圖 9 

圖 8 

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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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供養人中間有一題記(圖 10) ，48 紀年清楚標明為建隆四年(963)，正值北

宋太祖在位時期，供養人是清信弟子康清奴，他在題記中首先提到：「身居火

宅，恐墮於五趣之中，禍福無常，心願於解脫之刃」因為感受到禍福無常，害怕

墮於惡道輪迴之中，因而希望得到解脫。後文更言及：「今者更染患疾，未得痊

□，願微痾速退於身軀，煩惱永離於原體」說明康清奴因身染患疾，不得痊癒，

希望菩薩功德力之加持，讓病苦減輕，祈望供養此地藏說法圖，「金錫震動地獄

生蓮，珠耀迷途還同淨土」蒙地藏菩薩金錫震破地獄，明珠照耀眾生的威德力，

使眾生皆可得生淨土。此題記反映出清信弟子在遭逢病苦時，迫切得到救護的心

情，而地藏菩薩持有錫杖和明珠可救度眾生出離苦難的形象也深入人們心中，淨

土更是人們心中嚮往死後能往生的安樂國土。 

    此圖與英藏 Ch.lix.009 構圖相似，但入畫人物有所不同，兩幅圖同是以披帽

地藏為主，但位於地藏菩薩兩側的善惡童子已被菩薩所取代，菩薩下方的道明和

尚和金毛獅子也換成供養人，繪圖的型態已隨時代漸漸轉變，逐漸凸顯供養人的

地位。 

6. 法藏 MG.17659 北宋千手千眼觀音菩薩圖（右下角為披帽地藏） 

    法藏 MG.17659(圖 11)49 為千手千眼觀音圖，但於觀音圖右下角，相當於供

養人的位置，有一尊披帽造型的地藏菩薩(圖 12)50，菩薩坐於大蓮花上，如同水

月觀音，單腳垂於蓮花上，左手持錫杖，右手托火焰型寶珠，下方有道明和尚和

 
48 簡佩琦：〈敦煌披帽地藏之文本與圖像〉，頁 280。 
49 如常：《世界佛教美術圖說大辭典繪畫 1》，第 146 頁。 
50 同註 48。 

圖 11 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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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毛獅子相對。地藏菩薩旁有題記：「于時太平興國六年( 981) 辛巳歲六月丁卯朔

十五日辛巳」是為北宋時期的作品，題記保存完好，「地藏菩薩來會鑒物時」、

「道明和尚卻返時」、「金毛獅子助聖時」等題記清楚可見。 

    在觀世音菩薩下方中間有榜題寫到「□變出生入死拔苦而除毒根，引智牽愚

興樂而歸八勝處；□得萬行充於六道，道道則福消災……昌於百年遍族姻親榮

貴，堅於七代致使亡過宗祖，憑斯善而捨輪迴」，簡佩琦認為披帽地藏很可能因

為與觀音菩薩同樣具有「出生入死」、「捨斷六道輪迴」的功能，因此被繪入以千

手千眼觀音為主尊的圖中。51 《地藏經》言：「是地藏菩薩摩訶薩，於諸菩薩誓

願深重，世尊，是地藏菩薩於閻浮提有大因緣……是地藏菩薩教化六道一切眾

生，所發誓願劫數，如千百億恆河沙。」52 地藏菩薩與閻浮提眾生因緣深厚，救

度眾生的誓願無有畢竟之期，因而在多生累劫的因地修行時，即曾發大誓願：

「我今盡未來際不可計劫，為是罪苦六道眾生，廣設方便，盡令解脫，而我自

身，方成佛道」53 願度盡一切罪苦六道眾生方成佛道。更因佛陀於忉利天說法時

將六道眾生付囑地藏菩薩：「無令是諸眾生，墮惡趣中，一日一夜，何況更落五

無間，及阿鼻地獄，動經千萬億劫，無有出期。」54 交代地藏菩薩護念一切眾

生，無令其墮入惡道，因而地藏菩薩於六道中廣設方便，救度眾生無有間斷，也

因此讓地藏菩薩成為專司救度之職的菩薩，為墮落惡道的救護者。 

    從以上敦煌絹畫中可以觀察到，唐朝以前的地藏菩薩主要以比丘造型為主，

但至唐朝後期受到敦煌寫卷《道明還魂記》的影響，開始出現披帽造型的地藏菩

薩，此造型一直延續到北宋時期。而唐末五代時期的作品則受《十王經》影響，

在絹畫中出現十王、判官、善惡童子等角色，且隨著時代演進，十王的型態也漸

趨完整，有各殿十王、判官、几案的組合出現。圖中地藏菩薩的大小也逐漸變

大，從與六菩薩並列，或是與閻王併坐審判，躍升為主要人物，出現以地藏菩薩

為中心的繪圖形式，可知地藏信仰愈來愈被接受。而至北宋時期，地藏菩薩身旁

的道明和尚和金毛獅子，換成了菩薩與供養人，供養人地位愈受重視。從絹畫中

地藏菩薩的造型、與各種角色的結合，及地藏菩薩的位置大小，可以略為窺探地

藏菩薩信仰在當時敦煌的流行與衰落，及敦煌地區民間信仰的轉變。  

 
51 同註 18，頁 273。 
52 《地藏菩薩本願經》：《大正藏》，頁 787a16。 
53 《地藏菩薩本願經》：《大正藏》，頁 778b14。 
54 《地藏菩薩本願經》：《大正藏》，頁 789a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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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敦煌石窟壁畫中的地藏與地藏十王造像 

    據王惠民的研究統計，中唐時期敦煌壁畫中地藏像有二十二尊，晚唐則有十

九尊，以比丘立像、手托寶珠為主要造型，中唐前多與觀音菩薩為組合，到晚唐

地位下降，轉為與其他菩薩並行排列，而地藏與十王經變直到晚唐五代才有出現
55。根據《敦煌莫高窟內容總錄》記載，敦煌壁畫中地藏與十王廳變相有十五

鋪，為第 6、155、176、202、、305、314、331、375、379、380、384、387、

390、392、456 窟，56 另於榆林窟有三鋪，第 34、35、

38 窟，主要集中在五代、宋，且幾乎位於甬道頂。  

(一) 唐朝時期 

    榆林窟第 15 窟的地藏菩薩像(圖 13)57，為中唐時期

作品，位於前室東壁南側天王的左上方，為露頂身披袈

裟的比丘造型，頭頂有一華蓋，右手拿寶珠，雙足立於

蓮臺上，左邊雖有題記，但已漫漶不清。菩薩兩側放出

六道雲彩，每一雲彩繪一形像，代表六道眾生。此時期

雖還未與十王結合，但已受到《地藏菩薩本願經》：「是

地藏菩薩教化六道一切眾生，所發誓願劫數，如千百億

恆河沙。」58 之影響，融入地藏菩薩於六道救度眾生無

有窮盡的大誓願。 

(二) 五代時期 

    莫高窟第 390 窟甬道頂為五代時期

的十王經變(圖 14)59，地藏菩薩以水月

觀音的坐姿置於圖中心，頭頂有一華

蓋，十王審判環繞四周，十王已呈現主

題式的組合，每一組合皆有題記，菩薩

身旁繪有六道雲彩，下有判官並有道明

和尚題記。此時期地藏造型有披帽地藏

和水月觀音坐姿的出現，除了受到《道

明還魂記》影響，唐代畫家周昉創的水

 
55 王惠民：〈中唐以後敦煌地藏圖像考察〉，頁 30-33。 
56 黃永武：《敦煌莫高窟內容總路》(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頁 83。 
57 如常：《世界佛教美術圖說大辭典石窟 5》(高雄：佛光山宗委會，2013)，第 166 頁。   
58 《地藏菩薩本願經》：《大正藏》，頁 787a16。 
59 數字敦煌：https://search.e-dunhuang.com/search.htm?q=390&type=1&page=1，2020 年 1 月。 

圖 14 

圖 13 

https://search.e-dunhuang.com/search.htm?q=390&type=1&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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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之體也引起畫工的效仿，而脫離了傳統

經典佛教的形式。60 

    榆林窟 38 窟前室北壁為五代所繪十

王經變(圖 15)61，上部有垂幔，下部為地

藏十王殿，但中間地藏被清代塑像的背光

所遮蓋，僅存上部華蓋和兩側六道，右下

有一胡跪像為道明和尚。兩側自上而下繪

有十王殿，每一王有一几案，後面有一

樹，目前僅存榜題兩個。此圖由圖本《十

王經》卷首圖與十王殿組合而成。 

 

(三) 宋、西夏時期 

    此時期的單尊地藏像只有三件，地藏

十王圖像則有七件。莫高窟 202 窟(圖 16)62 北宋時期的地藏十王圖，位於甬道

頂，地藏菩薩上部殘破，兩側為十王。此時期人物角色齊全，畫面中皆有地藏菩

薩、十王、六道、道明和尚和金毛獅子，和前期沒有太大變化，主要為披帽坐像

造型，可見此時地藏菩薩的地位重要，且和十王的組合成為流行。 

 
60 王惠民：〈中唐以後敦煌地藏圖像考察〉，頁 32。 
61 〈敦煌文物珍品（7）：《佛說十王經》〉，敦煌石窟公共網：

http://public.dha.ac.cn/content.aspx?id=933997442108，2020 年 5 月。 
62 段文傑：《敦煌五代·宋-中國敦煌壁畫全集 9》(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06)，頁 160。 

圖 15 

圖 16 

http://public.dha.ac.cn/content.aspx?id=933997442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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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敦煌地藏十王信仰的特色 

    敦煌的絹畫和壁畫是以藝術的善巧方便，來表達和宣揚地藏信仰，我們可從

畫中地藏造型的改變、位置的安排、入畫角色的選定，和題記的記載中看出地藏

信仰的發展，及其興衰盛敗的起伏變化，也可推測出當時人民的信仰中心及喪儀

習慣。而地藏圖像從簡單到多樣，從單尊到與六道、十王的結合，這當中隱含了

幾點敦煌地藏信仰的特色： 

(一) 孝道精神 

    地藏信仰中重要的經典《地藏經》，素來被稱為佛教中的孝經，乃因此經是

佛陀入滅前，到忉利天宮為母說法的一部經典，且《地藏經》中記載地藏菩薩在

因地為婆羅門女、光目女時，發大誓願救度墮入惡道的母親，展現過人孝心之

行。經中更言：「若能為其父母乃至眷屬，命終之後，設齋供養，志心勤懇。如

是之人，存亡獲利。」63 力倡為父母設齋供養，能令其脫離惡道，利益無量。並

警惕世人當孝順父母「若有眾生不孝父母，或至殺害，當墮無間地獄，千萬億劫

求出無期」64 、「若遇悖逆父母者，說天地災殺報」65 否則當受地獄之苦。種種

倡導對父母孝順的經文，皆符合中國傳統所注重的孝道精神。而在敦煌遺書

S.6230《閻羅王受記經》有題記「奉為慈母病患，速得途嗟（痊差），免授（受）

地獄，壹為在生父母作福，二為自身，及和家內外親因（姻）等」，及英藏

Ch.00225 的十王經變題記中也有「故母張氏一心供養」，皆是為父母祈福而供養

地藏菩薩像。此與中國儒家強調的孝道精神相符合，使得地藏信仰為人所接受。 

(二) 希求救度 

    在敦煌絹畫題記中呈現出當地人們在種種困厄中，渴望得到地藏菩薩救度的

心情，如北宋建隆四年清信弟子康清奴身染患疾，因而供養地藏菩薩像以求病苦

遠離；MG.17793 榜題「奉為亡過女弟子氏郭永充供養」；英藏 Ch.00225 題記：

「故母張氏一心供養」為亡者供養畫像，以求亡者超生等，都可見希望得到地藏

菩薩救度的期望，正如《地藏經》言：「病人未終之時，眼耳見聞，知道眷屬將

舍宅、寶貝等為其自身塑畫地藏菩薩形像。是人若是業報合受重病者，承斯功

德，尋即除愈，壽命增益。是人若是業報命盡，應有一切罪障業障，合墮惡趣

者。承斯功德，命終之後，即生人天，受勝妙樂，一切罪障，皆悉消滅。」66 若

為臨終病人或是亡者布施舍宅寶貝，造諸菩薩像，此布施善業能令親屬病苦減

 
63 《地藏菩薩本願經》：《大正藏》，頁 784b20。 
64 《地藏菩薩本願經》：《大正藏》，頁 779c23。 
65 《地藏菩薩本願經》：《大正藏》，頁 781c01。 
66 《地藏菩薩本願經》：《大正藏》，頁 788a03。 



16 

 

輕，消除多劫罪業，免除墮於惡道之苦，亦能迴向當來得生人天妙樂之果。 

    此皆是眾生堅信菩薩功德，發心廣修供養，一念虔誠恭敬之心，與地藏菩薩

累世無畏眾生剛強難調難伏，立誓不捨一切罪惡眾生的大願相應，所致之冥陽兩

利之善果。敦煌人們渴望在自身病苦、家人往生、感世無常等種種障礙中，以誦

經造像等種種善業，得地藏菩薩救度免除墮入地獄之苦，更期望迴向亡者能超脫

三界輪迴，得生善處。這當中隱含著大眾希望得到地藏菩薩救度的強烈需求和盼

望，也顯示出當地人們對地藏信仰的接受度。    

(三) 與觀音菩薩功能分流 

    從絹畫法藏 MG.17659 千手千眼觀音圖，和參照尹富整理的地藏造像表中，
67 莫高窟 166 窟、194 窟等多窟壁畫，可看到一個特殊組合，即地藏菩薩和觀世

音菩薩繪於同一幅畫中，或置於對稱的位置上。而在《地藏經‧見聞利益品》： 

會中有一菩薩摩訶薩，名觀世音，從座而起，胡跪合掌白佛言：世尊，是

地藏菩薩摩訶薩具大慈悲，憐愍罪苦眾生，於千萬億世界，化千萬億身。

所有功德及不思議威神之力。我聞世尊，與十方無量諸佛，異口同音，讚

歎地藏菩薩云：正使過去現在未來諸佛，說其功德，猶不能盡。向者，又

蒙世尊，普告大眾：欲稱揚地藏利益等事。唯願世尊，為現在未來一切眾

生，稱揚地藏不思議事，令天龍八部，瞻禮獲福。」68 

也有觀世音菩薩恭請佛陀稱揚地藏不思議事，佛陀並交代觀世音菩薩，當於恆沙

諸國土中，廣宣地藏菩薩之威神德力。因而觀世音菩薩和地藏菩薩同為救護眾生

的大菩薩。但觀音信仰比地藏信仰早流行於中國，觀音菩薩尋聲救苦、使眾生離

諸苦難的形象已深植人心，因而在觀音信仰之後的地藏信仰與之形成分流，成為

觀世音菩薩度化陽間眾生，地藏菩薩專司救度陰間眾生的趨勢。 

    在《地藏經》的〈觀眾生業緣品〉、〈地獄名號品〉中多次提及地獄名號，並

介紹地獄刑罰罪相。而地藏菩薩於因地中為婆羅門女、光目女救度墮入惡道的母

親出離苦難；誓願度盡惡業眾生方成佛道的小國王；許多救度地獄眾生之事蹟，

後更與《十王經》結合，更確立了地藏菩薩專為度亡的菩薩形像。 

(四) 往生淨土 

    地藏和淨土本來分屬兩個不同的宗派，但從敦煌文獻中可看出兩者之間的兼

融互通。在《佛說地藏菩薩經》：「若有人造地藏菩薩像，寫地藏菩薩經，及念地

 
67 尹富：《中國地藏信仰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9)，頁 436-484。 
68 《地藏菩薩本願經》：《大正藏》，頁 787c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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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菩薩名，此人定得往生西方極樂世界」69 文中說明仰仗造地藏像、寫地藏經的

功德，當來必得往生極樂淨土。另外從供養人的題記和發願文中也可看出當時敦

煌地區人們已具有淨土思想，在 Ch.lviii.003 北宋建隆四年的地藏與六道圖發願文

中：「願微癇速退於身軀，煩惱永離於寮體，功德乃金錫振動，地獄生蓮，珠耀

迷途，還同淨土。」即有永離煩惱，求生淨土之願。這與敦煌許多寫本中求生淨

土的倡導有關，如在《西方贊文》裡提到臨終十念即得往生西方。而《十念文》

的十念則是於稱念地藏聖號前，要各三稱西方三聖的聖號。這思想深深地影響一

般大眾的觀念，甚至在 S.5544《佛說閻羅王受記經》卷前題有：「奉為老耕牛神

生淨土彌勒下生， 同在初會俱聞聖法」，卷後有：「奉為老耕牛一頭敬寫金剛一

卷，受記一卷，願此牛身死受功德往生淨土，再莫受畜，少見天曹地府，分明分

付，莫令更有難說」為牛做功德的迴向淨土的記載。 

五、 結語 

    自唐玄奘翻譯《地藏十輪經》後，地藏信仰便在中國各地開始流行，尤以中

唐後更為興盛。《道明還魂記》給了地藏菩薩一次造型上的改革，並大大的提升

了地藏菩薩的地位；而後五代時期的成都僧人藏川，大力宣傳融合儒道思想的

《十王經》讓地獄景像和死後審判等場景更為鮮明，而地獄內的閻王、判官等角

色也更加確立，也讓地藏信仰走入民間，使之更為中國化和世俗化，也帶動七七

齋等民間設齋供養活動的興盛。《地藏菩薩經》則肯定了地藏菩薩於地獄中，與

閻王共同審判，救度眾生超脫輪迴的功能，讓觀世音菩薩主掌陽間救度，地藏菩

薩專司陰間超薦的分流更加明確。這些地藏遺書使地藏信仰更為人們所接受，逐

漸貼合人們的生活，影響著敦煌人民的喪葬儀式，也成為他們心中期望超脫惡道

的寄託對象，但也因此使地藏菩薩成為專司地獄救度的菩薩，甚至有人將其與地

獄使者或閻羅王混淆，而忽略其以孝道開啟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菩提大願。 

    而這些敦煌遺書中地藏菩薩與六道、十王的連結，則漸漸體現在敦煌絹畫和

壁畫，從畫中地藏菩薩形像從單尊比丘立像，逐漸結合六道、道明和尚和金毛獅

子的出現，至後期完整的地藏十王經變圖，可知地藏菩薩已從早期傳統佛教經典

中，走向與民間信仰結合。並可從題記中瞭解大眾的實際需求，無論是對現世生

活中家人的病痛，自身的境遇，及異鄉人離鄉背井種種苦的逼迫而求出離，或是

憂惱六親眷屬往生後可否解脫，和對其得生善處的期望，都表現在七七齋、十齋

日設齋念佛等地藏懺儀的力行實踐中。 

    敦煌地藏圖像的繪製是佛教信仰弘傳上極為善巧的一種型式，將經典中艱澀

的義理、深奧的思想、嚴格的戒律和繁瑣的儀軌，融攝在圖像中，既可作為禪觀

禮拜誦念的所緣境，也是令眾生生起虔誠信心的方便法。而後人為宣揚善惡業報

的觀念，過度渲染《地藏經》中各種地獄罪相、鬼王刑罰，及受六道輪迴墮落三

 
69 《佛說地藏菩薩經》：《大正藏》，第 85 冊，第 2909 號，頁 1455b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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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道的恐懼和害怕，使大眾對地藏菩薩至地獄救度眾生與閻王共同審判，產生一

種陰森不祥的錯覺，而對地藏信仰的修持產生畏懼。但是透過圖像方法的轉換，

呈現出地藏菩薩慈憫眾生的莊嚴圓滿，而嚴正的十王審判，也因有色彩造型上的

潤飾而緩和許多，讓地藏信仰可以為大眾所接受，這也是敦煌石窟和藏經洞，近

年受到高度重視，成為專業顯學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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